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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别义溢出”是女性译名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海峡两岸女性译名在这 方 面 有 较 为 明 显

的差异。文章提出“女性度”的概念，以１２万多个大陆人名为基础，用计算方法 得 出 女 名 用 字 的 女 性 化

色彩强弱数值，并以此为依据对两岸女性译名的性别义溢出情况进行量化比较。台湾 女 性 译 名 的 整 体

女性度以及个体译名女性度普遍高于大陆译名，译名中所使用的强标记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女性译名

中男性及中性标记的使用、译名的音节长度、译名中女性标记的数量和位置等都会对译名的性别义溢出

情况产生影响。这种共时平面的差异是在历时演变中产生的，台湾译名继承了早期现 代 汉 语 译 名 义 溢

出的习惯。在两岸语言不断由差异走向融合的今天，女性译名也呈现出趋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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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海峡两岸译名差异问题自两岸开始交流之时

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比如，郑启五列举了两岸

翻译同一地名、人名的不同形式，［１］［ｐ．７６－９５］邱质朴

对比了两岸在国家译名、首都译名和部分世界名

人译名上的差别；［２］［ｐ．３４９－３７１］方梦立在比较两岸人

名、地名翻译差异的基础上，指出了统一规范化的

必要性和意义；［３］贺文照分析了两岸人名 翻 译 方

法的差异，认为其根源在于两岸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个方面。［４］

在人名翻译方面，人们注意到的差别 主 要 有

３点：一是音节的长度；二是与中国传统姓名的一

致程度；三是性别的区分度。前两方面的意见比

较一致，而第三点则有一定的分歧，比如林木森指

出大陆译名“性别义溢出”现象非常明显，即在译

名选字上体现性别差异，［５］而周风琴却并 不 完 全

赞成此说，她 以“希 拉 里”为 例，认 为 大 陆 的 翻 译

“全然看不到一点女性的特色”，而台湾的译名“希
拉蕊”更“女人”。［６］周文只是举例说明，并未就此

展开更多的论述。在我们看来，林氏和周氏的观

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是都不够全面，而令人遗憾的

是，我们至今尚未看到其他相关的深入讨论。
“义溢出”是潘文国所用的术语，指翻译中源

语和译入语双方在意义上的不对等现象。译入语

词所表示的意义少于源语言的语词，叫“义缺省”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反之，译 入 语 词 在 意 义 上 多

于源语言 的 语 词，则 叫“义 溢 出”（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ｆｌｏｗ）。［７］［ｐ．５７５］潘氏指 出，译 名 中 的 义 溢 出 主 要 体

现在姓名、性别、褒贬等方面，其中最显著的便是

性别义溢出。
那么，就两岸女性译名而言，性别义溢出状况

是否有差别？如有差别，具体情况如何？这 是 一

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理由至少有

以下几个：
第一，外语词汉译时的义溢出现象是 一 个 非

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却一向少受关注，讨论得不

多，因此这方面的探究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人名一向是语言单位中最有文 化 内 涵

的部分之一，影响所及，在两岸外来人名的翻译上

也有所体现，但是程度、方式以及倾向性等并不完

全相同，所以，借由这一“窗口”，正可以从一个侧

面了解两岸语言及文化等的差异；
第三，如果在相关的研究中尝试使用 某 些 新

的方法（比如本文所用的“计算”方法），那么它的

意义自然就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问题本身了。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部分两岸女性译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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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性别义溢出方面的表现进行穷尽性的比较分

析，并试图以量化的形式反映两地的差异。我们

的考察对象有两部分，一是国际政坛女性人物译

名，二是欧美娱乐女明星译名。前者的大陆部分

主要来自新华网公布的国际政要名，以及外交部

网站发布的世界各国介绍，也有部分信息来自新

浪、搜狐、百度、维基百科等网站，主要以新华社译

名室发布的译名为标准，个别译名参照外交部、人
民网等网站的译名形式；后者主要来自中国娱乐

网（ｈｔｔｐ：／／ｓｔａｒ．ｙｕｌｅ．ｃｏｍ．ｃｎ／ｏｍｇ／），这 些 明 星

涉及模特、歌手、演员等行业，她们在大陆和台湾

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至于 台 湾 方 面，主 要 以 雅 虎 奇 摩 新 闻（ｈｔ－

ｔｐ：／／ｔｗ．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苹果日报网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ａｐｐｌｅ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ｔｗ）以及今日新闻网

（ｗｗｗ．ｎｏｗｎｅｗｓ．ｃｏｍ）为 资 料 来 源，其 中 雅 虎 奇

摩新闻可以检索到多家台湾报纸媒体，包括《自由

时报》、《中 时 电 子 报》、《台 湾 醒 报》、《台 湾 新 生

报》、《更生日报》、《自立晚报》等。
我们共 收 集 到 大 陆 译 名２２１个，台 湾 译 名

３４９个。其中大陆政治人物译名１０８个，台湾１８２
个；大陆欧美明星译名１１３个，台湾１６７个。两地

的数据相差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大陆译名比较统

一（一名一译），台湾译名相对多样（一名多译）。
由于两岸翻译同一人名时在形式上常常不对

称，大陆多用全名，台湾多用简称，所以我们抽取

译名里共同的译音部分进行比较，比如哥斯达黎

加女 总 统 Ｌａｕｒａ　Ｃｈｉｎｃｈｉｌｌａ　Ｍｉｒａｎｄａ，大 陆 译 为

“劳拉·钦奇利亚·米兰达”，台湾译为“秦奇亚”
或“秦祺 雅”，二 者 共 同 翻 译 的 部 分 是“Ｃｈｉｎｃｈｉｌ－
ｌａ”，因 此 我 们 只 比 较“钦 奇 利 亚—秦 奇 亚／秦 祺

雅”；原名有差异，抽取后没有差异的不作比较，比
如爱尔 兰 女 总 统 Ｍａｒｙ　Ｍｃａｌｅｅｓｅ，大 陆 译 为“玛

丽·麦卡利斯”，台湾译为“麦卡利斯”，二者共同

翻译的部分是“Ｍｃａｌｅｅｓｅ”，两地都翻译为“麦卡利

斯”，这样的情况不在比较之列。此外，针对同一

部分的翻译有多种形式的，放在一组内统计，比如

菲律宾 前 女 总 统 Ｇｌｏｒｉａ　Ｍａｃａｐａｇａｌ　Ａｒｒｏｙｏ大 陆

译为“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台湾译

为“阿 诺 育、雅 罗 育、艾 若 育、艾 洛 雅”等，我 们 将

“阿罗约—阿诺 育／雅 罗 育／艾 若 育／艾 洛 雅”放 在

一组进 行 比 较。初 步 整 理 的 对 称 差 异 译 名 共 计

２００组，其中政治人物类９７组，明星类１０３组，以

下的对比分析就在这一范围内展开。
一、女名用字的“女性度”及其计算分析

对于女性取名以及译名用字，人们进 行 过 一

些研究，比如潘文国将中国人常用女名用字分为

带女旁字、花鸟字、闺物字、珍宝字、彩艳字、柔景

字、柔情字、女 德 字 等８类；［８］［ｐ．２１２－２１４］王 奇 提 到，
“女字旁、斜玉旁、草字头、雨字头这些偏旁常见于

翻译女名的专用字”；［９］朱明胜也持同样 的 观 点，
并结合译名问题说道：“中国女性的姓名中常常带

有‘花’、‘芳’、‘莲’、‘丽’、‘兰’等明显表示女性性

别的字，所以在翻译外国女士名字的时候也应该

体现此特征。”［１０］

那么，上述这些类别的女名常用字所 具 有 或

反映的 女 性 色 彩 程 度 是 不 是 一 样 的？如 果 不 一

样，差别在哪，又应该怎样呈现和表述？这个问题

似乎从未有人提及，但是无疑很有研究的意义和

价值。事实上，不同女名常用字女性色彩的轻重

强弱 程 度 并 不 完 全 相 同，如 上 文 提 到 的“花、芳、
莲、丽、兰”等，其女性化色彩的浓淡应该就有一定

的差别。这里，我们试着提出一个“女性度”的概

念，义指女性人名用字女性化特征的强弱程度，并
试图由此入手来进行一些考察和分析。

我们在百度文库中以“名单、花名册、公示”等
为关键词进行表格检索，随机抽取了共包含１２３，

７６７个姓名 的１６４个 样 本，其 中 男 名６６，４４７个，
女名５７，３２０个。这些样本全部来自中国内地，在
地域上分布较广，除了标注姓名、性别之外，往往

还有一些其他信息，如报名号、准考证号、学号、家
庭住 址、联 系 电 话 等，有 的 甚 至 还 标 注 有 身 份 证

号，这些信息能较好地保证样本的真实性。
我们对这１２万 多 个 姓 名 进 行 统 计（只 统 计

名，不统计姓），根据名字在男女性别中出现的次

数和比例，对所用的２８５３个字赋值，最终按照女

性度的高低进行排序，计算公式如下：

ｓｃｏｒｅ（ｘ）＝ｌｏｇ２ ｘｆ＋１

ｎｆ＋ ｎ１．５

·
ｎｍ＋ ｎ１．５
ｘｍ＋１

其中，ｘ是女名中的任一用字，ｎ是所有名字所使

用的字的个数（重复出现的，只计一次），ｎｆ是女名

总个数，ｎｍ是 男 名 总 个 数，ｘｆ是 出 现ｘ的 女 名 个

数，ｘｍ是出 现ｘ的 男 名 个 数，ｓｃｏｒｅ（ｘ）是ｘ的 女

性度。
以“媛”为例，在１２３，７６７个名字中，男名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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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个，女名５７，３２０个，名字中一共使用２８５３个

字，“媛”在 女 名 中 出 现４７３次，在 男 名 中 出 现０
次，即ｎ＝１２３７６７，ｎｆ＝５７３２０，ｎｍ＝６６４４７，ｘｆ＝
４７３，ｘｍ＝０，ｎ＝２８５３，最 终 计 算 出ｓｃｏｒｅ（媛）≈
９．０９６。

按照上述公式，我们对上述所有人名 用 字 进

行了计算，得出了每一个字的赋值，并且列出了直

观的赋值表。数值以０为界，理论上没有上限和

下限，数值越大，女性度越高。需要说明 是，每 个

字的排序及具体赋值会因样本大小和计算方法而

发生改 变，样 本 越 大，排 序 及 赋 值 越 接 近 自 然

状态。
在赋值表中，女性度最高的前２０个字是“媛、

花、娜、莉、婷、妮、娟、妍、娇、娥、婉、婕、婧、蓉、薇、
娴、雯、女、姗、莎”，具体的赋值情况见表１：

表１　女性度最高的前２０字及其赋值

１ 媛 ９．０９６＊ ６ 妮 ８．２２４　 １１ 婉 ７．３３６　 １６ 娴 ６．７４６
２ 花 ８．７８２　 ７ 娟 ８．１４２　 １２ 婕 ７．３１５　 １７ 雯 ６．６９９
３ 娜 ８．４３３　 ８ 妍 ７．７２２　 １３ 婧 ７．３０５　 １８ 女 ６．６９９
４ 莉 ８．２５４　 ９ 娇 ７．５６０　 １４ 蓉 ６．９９５　 １９ 姗 ６．６５０
５ 婷 ８．２３２　 １０ 娥 ７．５０６　 １５ 薇 ６．９６８　 ２０ 莎 ６．６３３

　　　＊ 赋值标记到小数点后第３位，下同。

在赋值表中，女性度最低的２０个字是“键、政、龙、
富、森、生、栋、柱、豪、虎、伯、勇、强、法、臣、甫、刚、

标、左、彪”。它 们 基 本 都 用 于 男 名，极 少 用 于 女

名，因而很难体现女性性别义，具体情况如表２：
表２　女性度最低的前２０字及其赋值

１ 键 －４．６０１　 ６ 生 －４．７６５　 １１ 伯 －５．２６９　 １６ 甫 －５．９９３
２ 政 －４．６４１　 ７ 栋 －４．８０１　 １２ 勇 －５．３６４　 １７ 刚 －６．１３３
３ 龙 －４．６５４　 ８ 柱 －４．９０２　 １３ 强 －５．５１４　 １８ 标 －６．４４４
４ 富 －４．６９８　 ９ 豪 －４．９６３　 １４ 法 －５．７３６　 １９ 左 －６．６０７
５ 森 －４．７４７　 １０ 虎 －５．２５３　 １５ 臣 －５．８１６　 ２０ 彪 －６．６３９

　　我们注意到，在赋值表中排在最前面的１０个

字（见表１），有８个都是“带女旁”的字，这也证实

了上引潘文国和王奇的观察，而上文提到的“花、
芳、莲、丽、兰”等也都有较高的女性度，其中“花”

８．７８２，“芳”３．４３３，“莲”５．７６４，“丽”６．３９３，“兰”

４．３４０。

同时，我们 也 看 到，上 引 潘 文 提 到 的 其 他 几

类，如花鸟字、闺物字、珍宝字、彩艳字、柔景字、柔
情字等，女性度普遍低于“带女旁”的字，潘文在讨

论各个类别时列举了大量例字，我们抽出每个类

别的 前４个 字 分 别 考 察 其 女 性 度，具 体 情 况 见

表３。
表３　潘文各类别例字女性度

花鸟字 闺物字 珍宝字 彩艳字 柔景字 柔情字

花 ８．７８２ 闺 ２．２０７ 金 －０．１３４ 彩 ５．８１７ 月 ３．１９０ 宠 －１．７９３
草 ０．７９２ 阁 １．０１４ 银 ０．１８４ 艳 ３．９３６ 媚 ６．３７７ 爱 ２．６９２
兰 ４．３４０ 钗 ２．２０７ 珠 ３．８０２ 秀 ２．８２８ 波 －２．３７５ 怜 １．２０７
惠 ２．２５４ 钿 －２．３７８ 玉 １．３６２ 美 ２．２８０ 云 ０．３６３ 惜 １．７９２

　　由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类别与女名用字女性度之间没 有 直 接

关联。虽然“带 女 旁”的 字 普 遍 具 有 较 高 的 女 性

度，但是我们看到，在其他类别里，这种关联并不

明显。在每个类别里，都有高低的差异，有的差异

甚至还比较大。比如柔景字中的“媚”和“波”，前

者女性度高达６．３７７，而后者则低至－２．３７５。事

实上，即使是“带女旁”的字，其女性度也并不完全

一致，因此，不能完全依照类别来判断女名用字的

女性度高低。
第二，偏旁与女名用字女性度之间也 没 有 直

接关联。虽然我们从感觉上以为女字旁、斜玉旁、
草字头、雨字头等多用于女名，但是每个偏旁里的

女名用字女性度并不相同，以草字头字为例，“花”
为８．７８２，“莉”为８．２５４，而“草”仅 为０．７９２，因

此，我们不能完全从偏旁的角度来判断女名用字

的女性度高低。
从某种程度上说，类别和偏旁似乎并 不 能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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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解决女名用字的女性度差异问题，因而我们

以数据库为基础，提出女名用字女性度的概念（同
样，对男名用 字，也 可 以 着 眼 于“男 性 度”进 行 研

究，我们认为这同样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试图

将女名用字的女性度量化，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

个新的观察、解释和表述角度。我们将尝试使用

这一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对海峡两岸女性译名的

性别义溢出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二、基于女性度差异的两岸女性译名 性 别 义

溢出情况比较分析

根据赋值表的数值，我们分别统计了 两 岸 女

性译 名 的 女 性 度，以“碧 玉”为 例，在 赋 值 表 中，
“碧”赋值２．５１６，“玉”１．３６２，那么“碧玉”的女 性

度就是３．８７８（即２．５１６＋１．３６２）。以下我们就按

这种方法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基于整体与个体的两岸女性译名女性度

差异比较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台湾女性译名的 女 性 度

比大陆高，这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方面进行比较

和说明。

１．基于整体的比较

根据上述赋值表的统计结 果，我 们 对２００组

译名中的每一个字分别赋值并求和（个别不在赋

值表范围之内的字，如“赖”，按０计算）；组内有多

个译名的，按平均值统计（即累加组内单个译名的

数值，再除以译名的个数），然后计算出大陆和台

湾译名的女性度平均值，具体数据如表４：

表４　两岸女性译名女性度平均值比较

　　类别

女性度　　

大　陆 台　湾

政治人物 欧美明星 政治人物 欧美明星

各类别平均值 １．３５６　 ３．６７３　 ３．０９４　 ６．６８８
总平均值 ２．５４９　 ４．９４５

　　表４可以清楚地反映以下几点：
第一，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欧美明星译名的

女性度都高于政治人物译名。就数值来看，在大

陆，欧 美 明 星 译 名 的 女 性 度 是 政 治 人 物 译 名 的

２．７０９倍（３．６７３／１．３５６）；在 台 湾，这 个 比 值 是

２．１６２（６．６８８／３．０９４）。
第二，无论 政 治 人 物 译 名，还 是 欧 美 明 星 译

名，台湾译名的女性度都高于大陆。前者的数值

对比是３．０９４∶１．３５６；后者则是６．６８８∶３．６７３。
第三，如果从整体上看，把政治人物和欧美明

星两类译名合并比较，台湾译名的女性度仍然高

于大陆。合并后，大陆译名的女性度是２．５４９，台

湾是４．９４５，后者是前者的１．９４倍。

２．基于个体的比较

台湾译名女性度平均值高于大陆，这 在 很 大

程度上是因为台湾单个译名的女性度比大陆高。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在译音相同（不考虑声调）的

情况下，台湾译名往往选择女性度更高的字，而在

译音不同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和普遍。
就前一种情况来说，有些译名两地翻 译 大 体

相同，但是在个别字（往往是同音字）的选择上有

所不同，从而导致两地译名的女性度有所差异，有
时这种差异还比较大，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两岸女性译名同音字的女性度比较

大　陆 台　湾

译名 女性度① 译名 女性度

英拉 ３．３０１ 盈拉 ３．５６０

安吉·艾佛哈特 －１．５１８ 安姬艾佛哈特 ３．５２９

弗林特② －２．８０５ 芙琳特 ６．０３７

莫斯科索 －２．２１６ 莫丝柯索 １．６８７

　　　　　①标记的是左侧译名中画线字的女性度。

　　　②译名中有两个画线字的，如“弗林特”，标记“弗”与“林”的女性度之和。

这一组例子译音基本没有差别，但是从数值和语

感上看，大陆译名的女性度都没有台湾高，主要原

因在于译名中选择的字女性度有所不同，台湾译

名中的“盈、姬、芙、琳、丝、柯”要比大陆译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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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弗、林、斯、科”女性度更高，因而整个译名

也更显女性化。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伊萨

贝尔—伊沙贝尔、萨拉·佩林—莎拉帕林／莎拉·

培林／莎拉裴琳、伊丽莎白—伊莉莎白”等，在我们

的统计范围内共计３２组。

就后一种情况来说，在译音不同的情况下，台
湾译名更倾向于选择女性度较高的字，如表６：

表６　 两岸女性译名不同译音形式女性度比较

大　陆 台　湾

译名 女性度① 译名 女性度

拉尼娅 ９．１８２ 蕾妮亚 １２．６９２
科拉松·阿基诺 －５．００５ 柯拉蓉艾奎诺 ５．５２１

米歇尔 －０．５８６ 蜜雪儿 ７．７５３
米夏埃尔·让 －０．６１６ 蜜雪儿尚恩／庄美楷② １．９２３

　　　　　①标记左侧译名的整体女性度，即译名中每个译字的女性度之和。

　　　②有两种及以上对应形式的，按平均值计算，即分别统计每个译名的女性度，求和后再除以译名的个数。

这几组译名形式上相差比较大，有的甚至很难让

人看出翻译的是同一个人名，比如最后两例。这

样的情况比前一种似乎更普遍，类似的再如“托宁

·施密特（－０．７７５）—桑宁·施密特（１．８８８）、卡

巴耶娃（０．８４３）—卡贝耶娃（２．９２４）、西尔维拉（－
１．９６９）—史薇拉（７．２１２）”等，共 有１１１组。在 上

表中，最后两组译名台湾都有“蜜雪儿”的译法，但
是我们发现二者的女性度差别较大，这里面的原

因恐怕有两个：一是作为译名一部分的“尚恩”女

性度不高，“尚”的女性度是－２．２０３，“恩”的女性

度是－１．６９８；二是作为另一种翻译形式的“庄美

楷”女性度不及“蜜雪儿”，二者求和后拉低了平均

值（关于影响译名女性度的因素，我们将在下文讨

论）。在我们考察的语料之外，也有人提到这个问

题，比 如 吴 礼 权 谈 到，美 国 前 总 统 克 林 顿 的 女 儿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Ｃｌｉｎｔｏｎ大陆译为“切 尔 西”，而 台 湾 译 为

“雀 儿 喜”，相 比 之 下，后 者 的 女 性 度 显 然

更高。［１１］［ｐ．３０１］

（二）基 于 女 性 标 记 使 用 强 度 和 使 用 范 围 的

比较

译名的女性度高低与译名中女性标记的使用

情况密切相关，两岸女性译名在女性标记的使用

强度和使用范围上均有不同，台湾更倾向于使用

强标记，其译名中所使用的女性标记的用字范围

也比大陆译名要广。

１．基于女性化标记使用强度的比较

在赋值表中，如果以０为界，赋值大于０的一

般可视为具有一定的女性化色彩，在我们的统计

中，“媛”排 在 首 位，赋 值 为９．０９６。为 便 于 比 较，

我们在０－１０之间，取“１、３、５、７”为分界点，比较

两岸译名在标记使用强度上的差异。

我们对２００组译名中每个字 分 别 赋 值，然 后

再按照数值的大小进行归类。以“希拉蕊”为例，

在赋值表中，“希”为－０．１５５，“拉”为０．０３７，“蕊”

为４．８２１，“希”和“拉”赋值都小于１，因而不作统

计，“蕊”符合“≥１、≥３”这两个条件，在这两类中

分别计入，两岸女性译名女性化标记使用强度的

具体数据见表７：
表７　两岸女性译名女性化标记使用强度比较

　　类别

等级　　

大　陆 台　湾

女性政治人物 欧美女明星 合计 女性政治人物 欧美女明星 合计

≥７　 １９　 ３９　 ５８　 ２５．４４　 ５２．８４　 ７８．２８

≥５　 １９　 ６８　 ８７　 ３８．５４　 ７６．２４　 １１４．７８

≥３　 ４２　 １０７　 １４９　 ７９．３９　 １３６．４４　 ２１５．８３

≥１　 １２０　 １９４　 ３１４　 １５６．４７　 ２３８．７６　 ３９５．２３

需要说明的是，台湾译名和部分大陆译名存在多

种翻译方式，２００组 译 名 存 在 一 对 多 或 者 多 对 多

的关系（如“贝娅特丽克丝—碧翠丝／碧翠斯”、“卡

法娜／卡尔法尼 亚—卡 法 格 纳／卡 芳 娜”），两 地 译

名的数量并不完全对等，大陆译名共２１４个（政治

人物类１１１个，欧美明星类１０３个），台湾译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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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个（政治人物类１４４个，欧美明星类１５４个）。

由于两地译名数量有较大差异，一般而言，译
名数量较 多 的 从 理 论 上 讲 会 包 含 更 多 的 女 性 标

记，如前所举“贝娅特丽克 丝—碧 翠 丝／碧 翠 斯”，
“碧、翠”在两个译名中都有出现，如果直接累加对

比势必有失公平和准确，因为台湾译名所包含的

女性标记数量必然远多于大陆译名。

为公平比较起见，我们对台湾译名中 标 记 的

数量按 比 例 进 行 折 算。政 治 人 物 方 面，台 湾 按

７７．０８％（１１１／１４４）折 算，欧 美 明 星 方 面，台 湾 按

６６．８８％（１０３／１５４）折算，两地译名 在 使 用 标 记 强

度上的差异依照折算后的数据进行比较。

表７显示，在４个等级的区分中，台湾译名所

使用的标记数量都多于大陆译名，以强标记（≥７）

为例，这一级别的译名用字主要有“媛、花、娜、莉、

婷、妮、娟、妍、娇、娥、婉、婕、婧”等，就 数 量 来 看，

大陆 使 用５８次，台 湾 使 用７８．２８次，比 大 陆 多

３４．９７％；如果结合译名主人的身份，可以看到，大
陆女 性 政 治 人 物 译 名 用 了１９个，台 湾 此 类 用 了

２５．４４个；大陆 欧 美 女 明 星 译 名 用 了３９个，台 湾

此类用了５２．８４个。这４个数据可以带来以下三

点认识：一是就类别来看，明星译名使用了更多的

强标记，大陆和台湾都是如此；二是就地域而言，

台湾译名使用的强标记数量更多，政治人物译名

如此，明星译名更是如此；三是就合并后的数值来

看，台湾译名使用的强标记多于大陆译名。其他

几组（≥５、≥３、≥１）也是类似的情况，由于台湾译

名使用了更多的女性标记，其译名的女性度也就

更高。

２．基于女性化标记使用范围的比较。

一般来说，女性度较高的字能较好地“标记”

译名的性别特征，不过，两岸译名在这些标记的使

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台湾译名使用的女性

标记比大陆译名范围更广。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按女性度的高低 进 行 分

类，将两岸对称翻译的译名中用到的标记一一列

出，分５个等级即≥８、６≤Ｘ＜８、４≤Ｘ＜６、３≤Ｘ

＜４、２≤Ｘ＜３来 进 行 比 较。在 同 一 等 级 的 译 名

中，两地译名都使用过的标记，如“娜、莉、妮”等直

接列出，只在一地译名中出现的（如“蓉”等，只在

台湾译名中出现，在大陆译名中没有出现）用着重

号标示，以示区别，具体数据见表８：
表８　两岸女性译名女性化标记使用范围比较

　　类别

等级　　

大　陆 台　湾

译名中出现的标记 数量 译名中出现的标记 数量

≥８ 娜莉妮 ３ 娜莉妮 ３

６≤Ｘ＜８ 薇莎娅丽 ４ 蓉薇莎娅丽 ５

４≤Ｘ＜６ 珊茜丹素兰菲珍伊曼 ９ 莲香翠蕊柔兰蜜丹菲琴珍伊曼 １３

３≤Ｘ＜４ 雅蕾姬英琼玛琳芙采 ９
雅洁蕾盈依姬芳荷英绮琼玛沙

露琳芙朵嫚
１８

２≤Ｘ＜３ 爱姆麦尼黛碧柳丝美苏赛贝纳咪舒密 １６
爱岚雪姆麦尼黛妲碧柳丝美苏

赛芮贝纳咪密
１９

总计 ４１　 ５８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在“≥８”这一等级中，两地

译名所使用的标记大致相同，在其他４个等级里，

台湾译名所使用的标记范围都比大陆广。从总体

上看，大陆译名中出现而台湾译名中没有出现的

标记有“素、珊、茜、采、舒”等５个；台湾出现而大

陆没有出现的则有“蓉、莲、香、翠、蕊、柔、蜜、琴、

洁、盈、依、芳、荷、绮、沙、露、朵、嫚、岚、雪、妲、芮”

等２２个。

三、女 性 译 名 性 别 义 溢 出 情 况 差 异 的 影 响

因素

通常来说，具有较强女性特征的字，也就是强

标记（赋值表中排名靠前的那些字）的使用与否，

对译名的性别义溢出情况影响较大，人们根据这

些常见于女名的字可以推断译名主人的性别，但

是事实上，女性译名性别义溢出的影响因素并不

仅限于此，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人们对译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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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判断，其中主要有男性及中性标记的使用、音
节长度、女性标记的数量和位置等，以下就此进行

初步的讨论。
（一）男性及中性标记字的使用

马玥璐通过问卷调查证明，对人名的 性 别 判

断会受“人名中汉字原本的性别化倾向”影响，因

为人名中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已经事先被人内化成

“心向”，人们根据这种“心向”来判断名字的性别

可能。［１２］另外她 还 提 到，无 明 显 性 别 特 征 的 中 性

词组成的人名更多地倾向于归类为男性特征，而

少归为女性特征。可见，男性及中性标记会对整

个译名的女性化判断产生负影响。

当译名中有女性特征字时，男性标记 的 出 现

会降低 整 个 译 名 的 女 性 度。比 如，加 拿 大 女 星

Ｅｌｉｓｈａ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大陆译为“伊丽莎·库斯伯特”，

看前一部分，很容易和女性关联起来，但是后一部

分“库斯伯特”就会有一些干扰，因为“库、斯、特”

都属于中性甚至偏男性的字，而“伯”字更是如此，

仅这一个字就使整个译名的女性度降低了５．２６９。

相比之下，台湾翻译的“艾莉莎库丝柏”女性化程

度就高一些。虽然“柏”字也不常用于女名，但比

“伯”的女性度要高。这两个名字的女性度也证明

了这一点：前者为６．９９４，后者是１２．７４２，后者几

乎是前者的２倍。在此例中，“库斯伯特”属于姓，

而姓一般是中性的，甚至是男性化的，所以潘文国

认为女名女译是正常的“义溢出”，而女姓女译则

是“翻译过度”。［７］［ｐ．５９０］台湾有时不受姓氏的影响，

甚至把姓也当成名的一部分，由此而“过度翻译”，

这样一方面离原名的距离比较大，另一方面与大

陆的差异也比较明显。

当译名中没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字时，男 性 标

记就显得更为突出，整个译名的性别判断趋向于

男性，比如冰 岛 女 歌 手Ｂｊｏｒｋ，大 陆 翻 译 为“比 约

克”，这３个字都没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因而很难

判断为女性，台湾翻译为“碧玉”就有明显的女性

特征；再 如 美 国 好 莱 坞 女 演 员Ｄｒｅｗ　Ｂａｒｒｙｍｏｒｅ，

大陆翻译为“德鲁·巴里摩尔”，这６个字几乎都

没有女性色彩，整个译名甚至让人感觉有较强的

男性色彩，而台湾的译名是“茱儿芭莉摩”，前４个

字“茱、儿、芭、莉”都有一定的女性色彩，因此整个

译名很容易让人作出女性的性别判断。类似的还

有美国女演 员Ｂｒｉｄｇｅｔ　Ｆｏｎｄａ，大 陆 译 为“布 里 奇

特·方达”，台湾译为“布丽姬芳达”；菲律宾前女

总统Ｃｏｒａｚｏｎ　Ａｑｕｉｎｏ，大 陆 译 为“科 拉 松·阿 基

诺”，台湾译为“柯拉蓉·艾奎诺”等。
（二）音节长度

当译名中女性标记数量一定时，音节越长，译
名的女性度就越低，而人们对译名的女性化判断

也就越弱。

我们以女名常用强标记“莉”为对象，分别考

察其在 不 同 音 节 译 名 中 的 情 况。当 译 名 中 只 有

“莉”字能凸显女性特征时，译名音节越长，它的女

性感受度就越低，例如（表９）：

表９　译名音节长度对译名女性度的影响

原　名 译　名 音节长度 女性度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Ｂａｃｈｅｌｅｔ 巴契莉 ３　 ８．２５４
Ｌａｕｒｅｎ　Ｈｏｌｌｙ 劳伦·霍莉 ４　 ５．９４２
Ａｓｈｌｅ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阿什莉·辛普森 ６　 ３．００１
Ｙｕｌｉａ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 尤莉亚·季莫申科 ７　 ３．４１６

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Ｋｏｓｃｉｕｓｋｏ－Ｍｏｒｉｚｅｔ 纳塔莉·科希丘什科－莫里泽 １１ －２．３７２

　　当译名音节较少时，“莉”的标记性比较突出，

随着音节的增加，“莉”的女性标记性越来越弱，在

１１个 音 节 的 译 名“纳 塔 莉·科 希 丘 什 科·莫 里

泽”中，“莉”几乎被埋没在其他男性及中性特征字

当中，整个译名的女性感受度也降到最低。从女

性标记来看，如果３个音节里有１个女性标记，那
么女性标记 的 数 量 在 整 个 音 节 中 所 占 比 例 为１／

３，而当译名音节增加至１１个时，唯一的１个女性

标记只占到整个音节长度的１／１１，也就是说随着

音节的增加，女性标记在译名中的“浓度”从总体

上被“稀释”了；而从中性及男性标记的角度来看，

这个比例 由２／３增 加 到 了１０／１１。换 言 之，音 节

增加后，中性及男性标记的比例也随之增加，而这

必然会对整个译名的女性化判断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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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收集到的材料中，译名形式较长，即超 过１０个音节的，女性度普遍不高，例如：
表１０　音节较长的女性译名及其女性度

原　名 译　名 音节长度 译名女性度

Ｐｒａｔｉｂｈａ　Ｄｅｖｉｓｉｎｇｈ　Ｐａｔｉｌ 普拉蒂巴·德维辛格·帕蒂尔 １１ －２．７８６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Ｋｏｒｂｅｌ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 １１ －１２．４３２
ＧｌｏｒｉａＭａｃａｐａｇａｌ　Ａｒｒｏｙｏ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１２　 ３．９３７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ｓｐｉｎｏｓａＣａｎｔｅｌｌａｎｏ 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坎特利亚诺 １４　 ０．６１８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ｄｅ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 １５ －４．３１８

在这５个译名中，有两个女性度大于０，但数值并

不高，有３个女性度为负数，其中“马德琳·科贝

尔·奥尔布赖特”达到－１２．４３２，这个译名看上去

基 本 没 有 女 性 色 彩，一 般 人 会 更 倾 向 于 判 断 为

男名。
（三）女性标记的数量和位置

一般来说，女性标记数量越多，女性化特征越

明显，译名的女性度也就越高。在台湾的译名中，

尤其是欧美明星的译名中，这种特征体现得非常

明显，许多女明星的译名都包含３个甚至更多的

女性标记，例如“布丽姬芳达、伊莎贝艾珍妮、芮丝

薇丝朋、蕾妮齐薇格、凯萨琳丽塔琼斯”等。

相反地，译名中女性标记数量越少，译名的女

性化特征就越不容易体现，译名的女性度也就越

低，比如“碧昂斯—碧昂丝”，大陆的译名只有一个

标记，台湾则有两个，相比之下，大陆译名的女性

度就不及台湾高（前者为０．９６６，后者为２．３４５）。

类似的还有“比 约 克—碧 玉、安 吉—安 琪、艾 佛 哈

特—艾芙哈特、克里斯 蒂 娜·里 奇—克 莉 丝 汀 蕾

西”等。

从译名的位置以及读者的心理来说，女 性 标

记出现在前要比出现在后给人的印象更深，这里

边或许存 在 一 种“先 入 为 主”的 主 观 判 断。例 如

“丽芙·泰勒、莉苔希娅·考斯特、克莱尔·丹丝、

布鲁克雪德丝”这４个译名，都有两个较强的女性

标记，只是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比较集中，有
的位置 分 散。相 比 而 言，标 记 出 现 在 前 的（前 两

个），更容易判断女性性别。此外，如果分别比较

前两例和后两例，我们发现，集中出现的“丽芙”和
“丹丝”要比分散出现的“莉苔希娅”和“雪德丝”女
性化心理感受度更高。

余　论

“语言的共时差异往往反映历时的演变”，［１３］

两岸女性译名在性别义溢出上的共时差异大致也

包含了历时发展的因素。简而言之，台湾译名继

承和保留了早期现代汉语的译名特点，而大陆则

拉大了与早期现代汉语的距离，从而形成了两岸

译名的共时差异。

早期现代汉语中，无论是人名、地名或者其他

专名的翻译都有义溢出的习惯。比如１９４０年 傅

东华首译《飘》，为Ｋａｔｉｅ　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取名为思嘉，小

名叫加弟”，陆颖就此说道：“毋庸多言，‘加弟’符

合中国传统习俗，将父亲盼生男孩的期望表达得

淋漓 尽 致。”［１４］其 他 人 的 译 名，如“白 瑞 德、韩 白

蝶、韩媚兰、汤伯伦、温艾伯”等，从这些译名中，不
难看出译者对“人物身份、志向、性格、命运等的考

虑”。［１５］李韧之等认为这种“民族化”的译名“性别

分明”，但是“读者感到很不自然”。［１６］由此我们可

以看到，早期的译名“中国化”的不仅仅是音节形

式，整体内涵甚至性别区分等也都反映着中国人

的命名心理。时至今日，台湾依旧保留着这种中

国风的译名方式。与台湾不同，大陆对异域文化

的差异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所以译名体现

出较强的“异域辨识度”，即如岳静等指出的，在为

外国人名汉译形式选字时，应“尽可能避开汉语人

名常用字和常用搭配，选用汉语人名不常用、组合

意义不明显 的 汉 字”，［１７］这 基 本 反 映 了 我 们 的 译

名习惯。

在台湾作家的作品里，女性名字的女 性 化 倾

向也往往比大陆突出，比如琼瑶的作品就是如此：

莫雁华、余仲芳、董 伊 红、姜 巧 绢、沈 淑 贞、方

依依（《哑妻》）

夏婉君、张玉琴、崔尚琪、李明芳（《婉君》）

章念琦、章念瑜、章念琛、章佩如、叶霜华（《三
朵花》）

陆依萍、陆如萍、陆 梦 萍、方 瑜、李 可 云、傅 文

佩、王雪琴（《烟雨濛濛》）

这些名字中的“华、芳、红、绢、淑、贞、琴、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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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雪”等都具有较强的女性特征，读者由名字就

能 大 致 推 断 出 小 说 人 物 的 性 别 特 征 以 至 性 格

特征。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名中，这一点同

样也有所反映。我们考察了台湾一些学校部分班

级的学生名单，包括桃园县立经国国民中学２００９
学年 度７年 级１至１０班 名 单、新 竹 县 自 强 国 中

２０１０学年度新生编班名单以及花商２００９年编班

名单等，我们 以 一 个 班 级 为 例，该 班 共 有 女 生１７
人，即（此处隐去姓氏）：

钰婷、乃慧、雯 琪、倬 慧、书 萍、怡 静、芷 婷、采

轩、芷琳、湘 庭、歆 容、琇 珊、宇 薇、贞 邑、子 瑭、思

懿、立廉

为了和上述台湾班级的名字稍作比 较，我 们

从大陆玉山县某中心小学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度新

生花名册中，按照学号顺序从前往后抽取１７人，

她们的名字是：

梦露、海燕、晨、小玉、佳欣、佳、龙艳、芳燕、江
玉、艳芳、明新、薇薇、金燕、苗苗、哲、萍、明羽

我们分别计算了每一个名字的女性 度，最 后

将两组名字的女性度求和进行比较，台湾１７个女

名的女性度之和是７０．８０７，大 陆 是４７．９０７，前 者

是后者的１．４７８倍。

吴礼权认为，两岸译名差异不仅仅是 文 字 的

问题，更是两地中国人不同语言心理的折射，反映

出海峡两岸中国人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上

的微妙心理差异，台湾翻译外国人名注重姓氏化、

在译字的选择上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

我为中心”、“万物皆备于我”的“天朝心态”，而大

陆的外国人名译字则表现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文

化 心 态”，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烙 印 渐 趋 淡

化。［１１］［ｐ．３１０－３１６］这种对比在“雀儿喜、白芙倩”一类

译名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此外，有人认为受众的欣赏趣味也会 对 人 名

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杨晓荣曾以《飘》为例说，上
世纪９０年代的两个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０，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

“郝思嘉、白瑞德”的译法，部分原因就在于“社会

发展了，读者的欣赏趣味不同了，翻译标准也要随

之变化”。［１８］［ｐ．１９７］

海峡两岸语言不仅只有差异，还有在 差 异 基

础上的融合。十多年前，我们曾经指出，两岸语言

某种程度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向台湾靠拢而

实现的，［１９］［自 序２］但 十 多 年 后 的 今 天，情 况 已 经 明

显改变，即由单向吸收和引进转变为真正的双向

互动、彼此吸收，而这一现实在女性译名中同样也

有表现。就本文的考察对象而言，在我们收集的

８７位女性政治人物的译名中，两岸译名大致相同

的有２３人；１１３位欧美明星译名中，有１２人译名

完全相同，还有部分译名只在个别译字上稍有不

同。比如，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ＩＭＦ）总 裁Ｃｈｒｉｓ－
ｔｉｎｅ　Ｌａｇａｒｄｅ，两地都翻译成“拉加德”；爱尔兰 女

总统 Ｍａｒｙ　Ｍｃａｌｅｅｓｅ，两地都译为“麦卡利斯”；新

西 兰 女 总 理、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署 长 Ｈｅｌｅｎ
Ｃｌａｒｋ，两地均译 为“克 拉 克”；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管 理

局（ＦＤＡ）局长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两地都有“汉

伯”的译名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大陆的译名

相对统一，台湾的译名比较复杂，所以这种对应关

系主要是台湾的某一个译名形式和大陆译名基本

相同。

这种双向互动式的融合一方面得益于近年来

大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
及两岸交往与交流的持续升温，另一方面也与互

联网的 普 及 与 日 渐 放 开 有 直 接 关 系。就 后 者 来

说，我们可以见到大陆主流媒体经常转载台湾网

站的新闻，同时也能看到台湾网站直接转载或引

用大陆媒体的稿件。可以说，两岸已经初步搭建

起语言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平台，而这无疑会大大

促进两地语言进一步的趋同与融合。

就两岸语言对比研究来说，台湾“国语”与大

陆普通话本来就同宗同源，再加上正处于不断由

差异趋向融合的过程中，因此实际的情况是，就绝

大多数语言现象的差异而言，都不是有无之异，而
是多少之别，或者说是只有倾向性而没有本质性

的差异。所以，我们在研究中，除了必要的定性分

析外，应该更多地借重于定量的分析。在以往的

研究中，所谓定量分析，多是在相对封闭的语料中

对某一或某些项目的使用数量和频率等进行简单

的统计、对比和说明，不但范围有限，经常也难以

深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尝试使用数学计

算的方法进行与以往不同的数据提取、处理和分

析，这或许可以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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